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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殷书建

中国海防波诡云谲。时间倒回元末明初，伴
随早期造船技术发展，中国海上边境便频受滋
扰。在山东沿海，一些城镇因海防而设，由“卫”、

“所”地名可窥一斑。
鳌山卫镇属青岛即墨市，东南濒临大海，岛

屿罗嵌；西南环依群山，兀峰重峦；北部连接群
岭，逶迤起伏。如此绝佳地形，决定了这是一处天
然的“东海屏藩”。2012年，鳌山卫镇规划为蓝色
硅谷核心重镇。经济新区的历史深处，隐藏着一
部滨海古城的海上边防史。

古城方正 海水引护城河

鳌山卫古城遗址，位于现即墨城东20公里处
的鳌山卫镇政府驻地，现有护城河、城门门额、庙
宇等遗迹尚存。记者试图从文史资料和长者口
中，还原一座古城的繁华旧貌。

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鳌山卫古城初建
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屹立海滨565年。
古城呈正方形，城墙四周环绕一条护城河。

鳌山卫护城河深一丈五尺(合8 . 25米)、宽二
丈五尺(合13 . 75米)。护城河里流淌的是海水，船只
可以从海上直达护城河内。南门外护城河上，立
有吊桥一座，遇有战事拉起吊桥，关闭城门，防御
敌人。所以，护城河战时用于加强防御，平日作为
通向海上的水路通道。

城墙上炮台高昂，四座雄伟的城门楼耸立，
高悬门额：东门“镇海”，南门“安远”，西门“迎
恩”，北门“维山”。城墙内古城镇方正规整，宽大
的十字街与密集街巷纵横交织，文武衙门及72座
大小庙宇星罗棋布。

鳌山卫地名源自“鳌山”。“鳌山”究竟指向何
处，当地居民说法众多。一种说法是，在北城内李
氏家庙后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小山，形似鳌，头向
西，尾向东。祖居鳌山卫的老人们介绍，它的头部
前面立有一座石碑，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在碑前
打井时，曾经挖出石台阶。过去，历来到此地做官
的人，都要到碑前来祭奠，鳌山因此而得名。另一
种说法是，在鳌山卫古城十字街偏西北处，有一
片石岚子，当地人称之为“鳌山”。

“鳌”字含“鳌头”之意，寓意“独占鳌头”，包
含一种期盼。关于鳌山卫地名来源，最通行的一
种说法是：整个鳌山卫古城所处位置的地形，像
一只头朝西，尾朝东的鳌。因此，人们把这里称为

“鳌山”。

抵御倭寇 内设文武衙门

在山东沿海城镇中，“某某卫”、“某某
所”的地名渊源肇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卫所
制”是明朝最主要的军事制度，由明太祖朱元
璋所创立。

《明史》记载：自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倭寇曾7次大规模侵扰
山东沿海，当时的莱阳、即墨、胶州、诸城受
灾尤重。为了防御倭寇掠夺，保境安民，明廷
在战略要地派重兵，立戍卫。

山东的卫所主要集中在沿海，有20余处。在
边关、沿海和重要军事基地，大者叫卫，小者为
所，如灵山卫、浮山所等。一般以5600人为1卫，设
指挥使等官；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以1120人为1个
千户所，设千户等官；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以112
人为1个百户所，设百户等官；每百户辖两总旗，
各50人，总旗下辖10小旗，每小旗10人。

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明洪武六年(公元
1373年)，倭夷入寇，即墨、诸城、莱阳沿海居民多
被害。”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五月，徐辉
祖命指挥佥事廉高，在即墨县城东20公里处滨海
筑砖城，驻兵以备倭，设鳌山卫。

鳌山卫直属山东都指挥使司，卫的最高长官
是指挥使，官秩正三品。鳌山卫的建制相当地完
善，设指挥使、指挥同治、指挥佥事、经历、镇抚司
镇抚等，同时，鳌山卫共拥有18个军屯，屯田140余
顷。

当年的鳌山卫，兼具军事指挥和行政管理
的双重职能，因此设有文、武两个衙门。中国
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鳌山卫古城》记载了几位
耄耋老人的回忆：文、武衙门位于圣人庙的西
北处。离十字街东大道约20米处，西侧有一条
南北方向的大道，两边各有一道高墙，人们称
它为箭道，是练武射箭的地方。大门向南开，
进大门有一操场，东西约有60米。两衙门相
连，文衙门在东，武衙门在西。

自此之后的200多年间，鳌山卫有过一番非
常兴旺的景象，对于防御倭寇掠夺起到了重要
作用。

飞来石匾 “兵城”民俗犹在

2010年清明节，鳌山卫镇廉家庄村，廉高
后人返乡扫墓时，发现祖先廉高墓旁多了一块石
匾。石匾上书“赠昭勇将军廉公之茔”，为明朝皇
帝御赐。这块石匾在一户村民家中发现，被归还
至廉高墓前，为鳌山卫古城的研究增加了重要物
证。

按照明朝编制，鳌山卫至少统辖官兵5600
名，应建有大规模营房，遗憾的是旧址不详。在当
地民俗中，征战的历史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从鳌山卫的城门说起。鳌山卫的四座城门
中，西门是唯一带有瓮城的。瓮城是为了加强城
堡或关隘的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
的护门小城。在西门西约200米处，有一教场，用
于操练军队。这里也是处决犯人的地方，又称为

“杀场”。在西门拆除前，住在鳌山卫城里的人结
婚，轿子不能从西门出，意在喜庆的日子里避开

“杀气”。
鳌山卫有一句顺口溜：“卫南滩，李倒把，二

十四日贴灶码。”大致意思是说位于鳌山卫古城
南侧的卫南滩村(今南泊子村)的李氏家族，在腊
月二十四“辞灶”过小年。这和传统的腊月二十三

“辞灶”的习俗不同，也就是所谓的“倒把”。
这句民谚源于一场征战。明永乐年间(1403年

至1424年)，踞于外蒙古的元朝残余势力不断骚扰
北部边境，为平息叛乱，永乐皇帝五次御驾亲征，
深入大漠之北，即民间流传的“永乐扫北”之说。
扫北大军调遣了鳌山卫的一支队伍，他们骁勇善
战，所向披靡，屡建战功。

当这支队伍凯旋返乡之时，时节已接近年
关。归心似箭的他们日夜兼程，想要赶在腊月
二十三之前赶回家中，和家人团聚，可还是耽

误了“辞灶”。于是，他们就选择在腊月二十四这
天，敬天拜祖过小年。从此以后，鳌山卫不少人家
过小年就比传统的小年推后了一天。

几经沧桑 军籍撤除世袭

鳌山卫及所领三所军士，皆隶属军籍，为世
袭军户，至今仍有鳌山卫“十八家指挥”之说。

随着倭寇之患逐步消弭，从清初开始，朝廷
就逐步减少卫的编制和职能，先是对卫的世袭军
丁裁撤，设守备等流官，管理卫事。

据王村上古屯的《黄氏族谱》记载：“大明初，
先祖以充军有微劳始充总旗，继受百户分封守御
于雄崖所，盖袭职十世焉。厥后，明鼎革而袭职停，
家道日微，逐徙于乡。”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明
鳌山卫建制变迁。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省撤都
司，鳌山卫归莱州府督理；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
年)，河东总督王士俊疏请裁并卫所；雍正十二年
冬(公元1734年)奉旨裁并鳌山卫(十三年春公文始
到卫)，归并于即墨县。地丁钱粮、课税等归即墨县
管辖；裁守备等官员，设巡检等马步兵50名驻防。

从清雍正十二年撤卫之后的200多年间，鳌
山卫城经历了从停止发展到逐步衰败的过程。
文、武衙门在清初撤世袭军丁时撤除。

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明正德元年(公
元1506年)七月，鳌山一带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震
坏了城墙垛子，尔后进行了修缮；至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古城因战火受损，但还保持着整体格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防御倭寇从海上侵
犯，当时的民国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兼任海军司
令)在鳌山卫派驻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中队，营
房就设在文、武衙门旧址内。他们把大院的南墙
向南扩建到路旁，与圣人庙南墙相齐，并在文、武
衙门的中间悬挂一圆弧型牌匾，上书“东海屏藩”
四个大字。

1953年，城门和部分城墙被拆，随之绝大部
分古迹也被拆除。

■ 地名故事

鳌山卫：明清古城戍海记 □ 殷书建 卞文超 整理

因古城被拆，年代相隔久远，古城墙究竟形
制如何，已难下定论。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

《鳌山卫古城》一书中，记录了有关鳌山卫古城
细节描述，以及不同描述版本中的几处疑点。

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城周五里(合2500
米)，高三丈五尺(合19 . 25米)，厚半之。门四：东曰

“镇海”，南曰“安远”，西曰“迎恩”，北曰“维山”。
根据祖居鳌山卫的耄耋老人李延忠、林和

聪、刘廷珂、林永堂等回忆，城墙结构为：里外墙
的下半部分都是用大石砌成，高约7米有余，上半
部分都是外砌大青砖，中心夯土，高约5米有余。

相传，古城墙前后共建了10年时间。目前，
在古城遗址，当年建城墙用的石料和砖仍多处
可见。据祖居鳌山卫西里的冯居鳌实地测量，石
料为花岗岩，大部分尺寸为：长0 . 78米，宽0 . 76米，
厚0 . 3米，重约110公斤。砖为四种规格：第一种，
长0 . 42米，宽0 . 18米，厚0 . 12米，重12 . 3公斤；第二
种，长0 . 39米，宽0 . 18米，厚0 . 09米，重10 . 65公斤；
第三种，长0 . 36米，宽0 . 18米，厚0 . 09米，重9 . 4公
斤；第四种，长0 . 36米，宽0 . 17米，厚0 . 08米，重7 . 8
公斤，都是青黑色。

鳌山卫古城为方城。城墙高约12米有余，城
墙顶部宽约6米，有车道，外筑雉堞(女墙)。堞垛高
约1 . 4米，宽约1米，每垛的边间距约1 . 5米，每垛中
心有一个边长约为0 .3米的瞭望方孔。在东门北和
南门东的城墙上各建有炮台一处。

两座炮台一座位于东门北侧约100米处的城
墙上。炮台凸出城墙约3米，外方内圆，外墙的中
心有直径约为0 . 4米的瞭望圆孔，南面有门口可
入炮台。设炮一座，炮口向东。另一座位于南门
东侧约90米处的城墙上。炮台凸出城墙约7米，炮
口向南。两座炮台的炮都是铁质炮，外径约0 . 27
米，炮身长约1 . 8米，其中的一尊命名“皇后”。

村民口中城门数量和清同治版《即墨县志》
的记载相符。经过实地调查和测量，有3处与清
同治版《即墨县志》的记载不同：一是，四门门额
名称全部不符。根据上述老人的回忆，四门的门
额东为“东安”，西为“西泰”，南为“南清”( 1935
年南门重修时改为“定武”)，北为“北平”。至今

“南清”和“北平”两块门额保存完好。这与清同
治版《即墨县志》记载完全不同。门额名称的变
更是何年、何因、何人所为，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二是，城周长不符。冯居鳌先生曾于20多年
前绘制了鳌山卫古城的平面草图，他经过对古
城遗址的实地测量，鳌山卫古城东西长为710米
(至东、西门中心)，南北长为710米(至南、北门
中心)，比清同治版《即墨县志》的记载要大，因
为四门的遗址至今清晰可见，可以肯定是清同
治版《即墨县志》的记载有误。三是，城墙的高和
厚与清同治版《即墨县志》的记载不同，据清同
治版《即墨县志》载：即墨城城墙高一丈六尺五
寸，《灵山卫志》记载灵山卫城墙高二丈五尺，据
此分析，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的鳌山卫城
墙高为三丈五尺有误，应为二丈五尺(合13 . 75
米)。

非常遗憾的是，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
的清周荣珍著《鳌山志略》失传，费尽全力查
找，仍无下落。

·相关链接·

无法复原的古城墙

明代鳌山卫后千户所百户印

鳌鳌山山卫卫古古城城门门外外护护城城河河图图

鳌鳌山山卫卫古古城城南南门门图图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朱紫瑛

济南芙蓉街北首路东，有一座关帝庙，庙虽
不大，历史却已超600年。2009年，济南人郭玉山出
资修缮已破败不堪的古庙，并免费向市民、游客
开放。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修缮竟牵出了济
南七十二名泉之一“芙蓉泉”的身世之谜。

8月1日上午，记者在密雨中赶赴关帝庙。郭
玉山与济南文史专家唐景椿，向记者讲述了这桩
埋藏于关帝庙中百余年的“芙蓉往事”。

□芙蓉泉重现天日，还要归功于郭玉山五年
前的一个大胆决定。

2007年，在海外做国际贸易的郭玉山，得知
母亲患病卧床后处理好几个跨国公司的事务，变
卖了国外资产，携带着16年来的全部积蓄，与妻
儿一起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济南，弥补对老母亲尽
孝不足的亏欠。

郭玉山自小住在贡院墙根街，对芙蓉街一带
颇有感情。回家不久后的一天，他去芙蓉街转转，
却发现政府要将芙蓉街老粮店(原关帝庙遗址)公
开拍卖，这引起了郭玉山的极大关注。

“小时候，没什么地方玩儿，我们附近的小孩
常凑到关帝庙的门口玩闹。那时候关帝庙被改成
了粮店，但房屋的结构布局一看就是个庙宇。”郭
玉山说，看到这里正在作为不良资产拍卖时，他
希望将关帝庙再恢复起来。而那时，芙蓉街北头
的府学文庙也正在大兴土木修缮改造中。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竞拍，最终以不
菲的价格竞拍成功，将关帝庙的地基和现有房产
全部买断。紧接着，他联系设计施工人员，2009年
3月26日，一场恢复老关帝庙原貌的工程拉开了
序幕。

由于关帝庙自1948年济南解放时，就一直处
于半封闭状态，上世纪50年代后期，庙里曾成为
街道上为“大跃进”服务的大食堂，60年代改为粮
店，后又多经变更，除主体结构还保留完好之外，
其他部分都已破旧不堪。但郭玉山仍然坚持“修
旧如旧”，他遍访附近岁数大的老人，请他们回忆
老关帝庙的有关情况，然后连同设计、施工人员
不断地加以完善和改进。

听说关帝庙要修复，有一位名叫牛林仆的八
旬老人，拿着一张济南老街老巷地图，来到关帝
庙找郭玉山。这张地图为清光绪年间所绘，已残
缺不全，但在这张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关帝庙内
一点上注有“芙蓉泉”三字。郭玉山说：“那个时候
只想着要修复关帝庙，对于芙蓉泉完全没有意
识，也没过多关注，毕竟地表之上没有发现泉水

的痕迹。”此时的郭玉山并不知道，芙蓉泉正在
等待着他这个有缘人。

关帝庙修复之初，首先要清理垃圾和拆除
周边违章建筑。在院内挖地半米后，郭玉光发现
了四块碑座。

据老人们回忆，以前关帝庙里有好几块石
碑立在院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济南解放后，
这些石碑就不见了踪迹。在关帝庙做粮店时，修
整地面时发现过一块石碑，背面朝上，底部以青
砖垫起，用手一摸另一面也刻有字，还有拓过的
痕迹。由于石碑很重，当时就在上面盖了一块厚
玻璃板，并未移动。

“看到碑座，我感到很纳闷，其他的石碑去
了哪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还有东西深埋
于地下，也许那正是记载关帝庙历史的石碑。于
是，我就找了一台挖掘机，像农民耕地一样在院
里刨土，全部刨完之后，石碑没有找到，却在西
北角刨到了一个井形泉。”甘冽的泉水不断涌
出，水量极大，郭玉山只得又找来一台抽水机，
帮助排水。

郭玉山发现，这个井形泉底部有木板支撑，
在泉边还挖出了一溜石板，其中最大的一块80×
40厘米，石板上有较深的磨凹，显然是因居民长
期使用摸踩所致。除此之外，还清理出许多明清
时期的瓷器瓦片，可见此泉历史久远。当时郭玉
山认为这是个附近多见的井形泉。为了不浪费
水源，他将水位点提高，并修了一个放生池。

□寻碑无望，郭玉山放弃了在院内的继续
探寻，将重点转向对大殿的修复。

郭玉山请人将玻璃板下的石碑小心翼翼地
移出地面，发现这是一块光绪年间的古碑，记载

的是县衙门保护关帝庙房产的“判决书”，将关帝
庙的所有权归还当时芙蓉街上的商户。

在距这块石碑西侧20厘米处，又意外发现了
一块石碑。这块石碑的底部四角同样被砖头垫
起，因此字迹还清晰可辨。看来，石碑是被有心人
故意埋藏起来的。

石碑是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由进士济
南府儒学训导姚峻撰文，由常姓逸士书丹的《建醮
三年圆满碑记》，记有‘关圣帝君庙，其来多历年
所……芙蓉泉北注泮宫……香火万家数百年’。”
石碑上关于芙蓉泉的记载，让郭玉山在模糊中意
识到关帝庙与芙蓉泉之间有某种剪不断的联系。

在对大殿地面进行全面清理的过程中，郭玉
山发现，水泥地面下面并没有老人们所说的青
砖，而是三合土，只在殿内的墙根下留下了5厘米
左右的青砖碴。青砖又去了哪里呢？

年近八旬的杨存忠老人和街上的一些老人
解答了郭玉山心中的迷惑。他们说，民国时，关帝
庙的“四至”大为缩小，当时一位孙姓道士和谢先
生的一家七口在庙中居住，并担负护庙事宜。济
南战役打响时，济南城里人心惶惶，有些住家户
开始出城躲避战火。当时护庙的孙道士和谢先生
还住在庙里，庙门成天关着，有时还锁着。一定是
孙道士和谢先生怕战火把这两块重要的石碑弄
毁，他们护庙失职，而得罪关帝圣君，所以就趁市
面上混乱，组织了几个对关帝礼拜虔诚的人，用
木棍、绳子连滚带捆地将两块石碑运到大殿中进
行保护。由于青砖挪开后会留下清晰的痕迹，他
们就将大殿地上的青砖全部清掉，并铺上了三合
土。济南解放后，孙道士去了千佛山，谢先生一家
则搬到府学西庑一带居住，一直有人想打听此
事，却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后来，埋碑之事也就
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对济南名泉研究多年的唐景椿，了解到关
帝庙出土石碑上有关芙蓉泉的记载后，作出一个
大胆的判断：关帝庙中的这眼泉水可能才是真正
的芙蓉泉。但现在大家公认的芙蓉泉在芙蓉街69
号，要想令人信服必须拿出可靠的证据。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唐景椿查阅了大量的
文史资料。他告诉记者，关于芙蓉泉最早的文字记
载，是金代《名泉碑》中的“芙蓉泉，姜家亭前”。这
说明在金代，甚至更早的时候芙蓉泉就已存在，而
且在泉边建亭，因此处风景秀丽、泉水涌流，广受
人们喜爱而列入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中。明朝崇
祯年间，刘敕《历乘》(第三卷·泉)中对芙蓉泉的记
载更为详细，文记芙蓉泉在韩观察住所，其水逶迤
而北流至泮池。沈华东太守浚其渠，名曰“梯云
溪”。这也能够得出，在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芙蓉
泉水的流向，及官吏对其疏浚成溪的往事。

据清嘉庆年间董芸记载，芙蓉“泉之左即许右
史瞻泰楼故址也”。关于瞻泰楼，清代诗人王初桐
记载：“许殿卿(即许右史)故宅在布政司街，有瞻泰
楼，今芙蓉泉西读书楼是也。”可见芙蓉泉的位置
在布政司街东瞻泰楼之右，也就是今省府东街东
隅对过。而清光绪壬寅年(1902年)9月所绘的《省城
街巷全图》中，芙蓉泉的位置也标在了布政司小街
(今省府东街)东首对过芙蓉街路东的关帝庙内。该
地图也被时任济南府事徐世光和权历城县事的杨
学渊称作“旧版”，并称“颇为详备”，可见此图所绘
的可信度是很强的。

另据民国二十九年《济南名胜古迹辑略》记
载：“芙蓉泉，在府庠门前，芙蓉街北首”。唐景椿
说，这一记述，基本适用于关帝庙芙蓉泉和69号芙
蓉泉。但如果认真进行文字分析，会发现只有关帝
庙芙蓉泉更适用处芙蓉街北首、府庙门前的记述。

从上世纪70年代历下区地名志地图上，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关帝庙位于芙蓉街北首，由此再向
北便是府文庙前的西花墙子街了，而69号芙蓉
泉所处却在关帝庙以南不远的路西。因此也不
难推断，关帝庙芙蓉泉比69号芙蓉泉更接近于
历史记载。

那为什么关帝庙芙蓉泉会淡出人们的视
野，69号芙蓉泉会代替关帝庙芙蓉泉成为济南
的“七十二名泉”呢？

唐景椿告诉记者，虽然这方面的史料记载
太少，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认真分析，再参考民
间老辈的口口相传，基本上还是大致能理清其
轮廓的。

清道光己亥年(公元1839)大殿出土石碑《济南
府志》载有：芙蓉泉，在芙蓉街西铺后；后来在1939
年《市民须知》中，则更明确写有：芙蓉泉，在城内
芙蓉街路西一商铺内。“据此分析，至道光年间时
这关帝庙芙蓉泉，真可能因疏于管理造成淤塞或
填埋，渐为淡忘被同街上的另一泉水代替。

另外，据载，明代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时，
德王朱见璘看中了元代知济南府事张荣在珍珠
泉的府第遗址，要在已是指挥使司衙门所在地
建王府，此后这里便建起了德藩王宫，也就是俗
称的德王府。而当时的芙蓉街路东也只是当时
德王府的西苑。

到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清兵入济，浮德
王朱由枢焚毁了德王府，直到康熙五年(公元
1666年)时，由巡抚周有德在原德王府中心地
带，建了山东巡抚院署衙门，其范围划出辟为民
居街巷。就在当时，包括芙蓉泉等泉水流域的溪
流，还是街面上一条缓流的小河，河名“梯云
溪”。住户、商铺大多是住在街西一侧。后来，街
东面才慢慢建起民居、商铺，梯云溪则被用石板
盖为暗沟。“据推测，也就是在这时候，街北首路
东的关帝庙芙蓉泉，因建民居、开店铺而缺少疏
浚造成淤塞以至填埋。看来为城市建设填埋泉
水古已有之。从史料分析，关帝庙芙蓉泉的消
失，应该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唐景椿说。

“芙蓉街”名出现在清乾隆三十六年《历城
县志》，此名是以街上的芙蓉泉而名。而69号芙
蓉泉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清道光年间的《济南府
志》，因此69号芙蓉泉要比关帝庙芙蓉泉的文字
记载要晚。

后来，经过专家的论证，关帝庙芙蓉泉是芙
蓉泉“真身”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专家的认
可，民间也流传出芙蓉泉名字之争的故事。但唐
景椿却表示，既然大家现在都认可69号芙蓉泉，
再更换名字也没有必要，关帝庙的芙蓉泉不妨
就叫做“老芙蓉泉”。

郭玉山则表示，自己对芙蓉泉一直存有遗
憾。现在分析史料发现芙蓉泉古时应该是池泉，
而并非现在的井形泉，当时清理泉眼时出土的
一溜石板很可能就是部分池沿。后来他请考古
所的专家过来探测，但由于泉池之上铺有石板，
洛阳铲也无用武之地，只能作罢。为了摸清芙蓉
泉的本来面貌，他宁愿将泉边的建筑拆掉重新
挖考，真正解开芙蓉泉之谜。

藏于关帝庙中的芙蓉泉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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